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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搞资本主义 

Jwlu 

六九年那时候，农村里普遍都很困难。根本没钱去买煤炭作燃料、煮饭炒菜。去砍柴吧，一是每天要

出工没有时间，二是山上路边连茅草根都拔光了。每家每户都为烧柴这件事着急。这天突然传来一个

消息，离家八、九里路远的柿子冲山里有煤炭挖。 

我们队上几家人一商量，决定下午收工以后，晚上合伙去挖煤炭。天快黑时，我们五、六个人带齐工

具，来到了有煤炭的山里。满山都是挖煤的人，到处都挖满了吊井。于是我们也选了个地方开了一个

井。因为覆盖煤炭的土层不厚，经过五、六个小时轮流挖土吊土，竖井挖下去后横挖一道巷子便就能

把煤炭挖出来了。但是挖煤并没有一点安全措施，井壁上的土块和石头不时的往下掉。好几次里面点

的煤油灯都被掉下来的土打黑了。就在我们进山的先一天，路边的吊井里被土块打死了一个人。 

总之，我们一看见挖到了煤炭，高兴得连生命危险也不顾了。几个人轮流着挖煤、吊煤，把挖出来的

煤炭运下山去。整整干了一通霄，直到天亮，幸好没有出什么安全事故。每个人分得一土车子煤炭

（约三百多市斤）。将这些煤炭运到家时，每个人是又饿又累，十分疲倦。 

我的煤炭刚运到家里，还没倒出来，贫协李主任就来到了我家，瞪着三角眼冷冷地说道，“我们多次

教育你，还是不老实搞生产，春耕大忙季节去挖煤炭，资本主义思想太严重了。”我说，“李主任，

我挖些煤炭回来也是为春耕搞后勤吧。”李主任把刁在嘴里的烟蒂一甩，走到我面前说，“你是胡说，

是狡辩，你跟我走一趟。” 

说完，他就叫我跟他走。我跟着他到了他家里，那时我已经累得两腿发颤，饿得两眼发黑，赶紧就往

他家的凳子上一坐。“还坐呀，站到这边来。”那李主任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恶狠狠地对我说，“老

老实实站好，向毛主席请罪。”我说，“李主任，我又犯什么法啦？”李主任把脚一跺说，“你的法

可犯大了，破坏春耕生产，哪个要你邀集他们去挖的煤炭。先罚站半天再写出反省书。”我不敢多言，

知道说什么也是没有用的，只得面向毛主席像站着。站了一阵，我感到头发晕脚发软，不知怎么的就

往地上一倒，一下跌痛了，人又清醒些便翻身坐起来。坐在桌子边的李主任见我坐在地上，一拍桌子

吼道，“你又耍什么花招，还不跟我站好些。”已经是吃早饭的时候了，我拼命干了一夜没吃一点东

西。回家时连一口水都未来得及喝就被叫来罚站，看着他们一家吃早饭，我口水也不知道咽下了多少。

人饿到了那个程度，哪怕是喝一口水都会好受些。可是没有谁会同情你，可能还巴不得整死你才好呢。

他们与我是敌对阶级关系呀。我再难受也只能咬着牙。 

李主任吃完了早饭，喝完了茶，又慢腾腾的拿起水烟袋一边吸烟一边散步去了。过了好一阵才见他进

屋来，我满以为这时候会放我回家了。谁知这个老头又跑到厕所里蹲了半天，外面出工的社员已经休

息，时间已是十点钟，我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喊道，“李主任你要怎么样处罚我呀，我回去吃点饭再

来好吗。”这姓李的这才打起官腔说，“你是什么阶级难道自己不知道，不老实改造，春耕大忙季节

带头去挖煤炭，影响多坏。我看罚工三十分（三个劳动日），好好写出反省书交来。” 

写反省书倒是家常便饭了。平日里一点事情没有违犯也要莫名其妙的写反省书交心交罪。我读了差不

多九年书，所学的文化几乎全部用于写反省书了。可是这次写的反省书交了一份又一份，这李主任总

说不深刻，还要再写。可是，我再也没有水平写出更深刻的文章了。我想这人活在世上没有了政治自

由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就会任人摆布。这位李主任倒会折磨人，他经常说的是，“上面要办的事情

交给我做，哪怕我是个木菩萨也得听我的。”他大字不识几个，往日里开会，上面来的文件他念不通，

作报告也都是结结巴巴的。我写的反省书他要能看懂一半都算不错。后来，我猜他大概是认为写得多

反省就深刻。于是我找来几张复写纸将一本资料纸（五十张）全部按原来写的复写了交到他手里。果

然被认为反省深刻，得以通过。 

＊  ＊  ＊  ＊  ＊ 

那时候生产队的脏、重、累活大部分是由出身不好、政治上有些问题的人干。当队长的每天安排生产

就走头，安排完以后连影子都看不到了，不是到大队、公社开会，就是说研究生产。会计一个月要做

好几天的账，保管员成天收拾农具，记工员每日记半天工。队上还有了几个大队干部在大队上班。我

们这几个地富子女和道林镇下放来的一户姓杨的劳改释放人员一起，天天是担粪担泥巴，担得肩膀上

起了泡结了痂。特别是双抢期间，太阳底下四十几度的高温天气，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整天身上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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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干过，累得实在难熬。别人还可以轮换休息一下，而我们不能。我羡慕极了那些有工作的人。可

是，象干赤脚教师，去参军，工厂矿山招工哪里会有我的份呢。 

那年冬季搞靳江改道，社员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踏着白霜走几十里路去开河担泥巴。一天队长跟

我说，“韶山灌区的皂林冲隧洞要人去清污泥，安排你去。”我便带上被子和邻队几个人一路去皂林

冲。路上听说我们队上原来已经安排好了别人的，当时说是护坡，去了后却被安排到隧洞里去清污泥。

这又冷又脏又难的活他不愿做，可我不得不服从安排。 

到了工地，任务改成要在隧洞口建几座拱桥。我们大队去的人是负责整理建材，如水泥、沙石、木材

等。做这些事情比开河担泥巴轻松多了，每天还有半斤米补助，伙食也吃得好些。二十几天后，第一

座拱桥基本建成，指挥部正准备向韶山灌区管理局去报喜。我休息时到办公室去喝水，指挥部的一个

干部原来跟我熟。他叫我到办公室去看他写的报喜草稿。我看了以后，认为他写的某些地方语句不够

精炼，概括还不全面，于是大胆的提了些意见。那位干部便要我写篇草稿试试。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花

了点多钟时间，便把喜报草稿写成了。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一看都认为写得好，当即要我用毛笔写在红

纸上。写好以后，他们就坐着汽车敲锣打鼓报喜去了。 

第二天，我便被安排去指挥部负责验收石头沙子。每天运来的石头沙子经我验收后有多少吨、多少立

方米，我都能在下班以后准确无误地将数字送到办公室。晚上有空就帮指挥部写宣传标语。那些干部

们都很满意，说我能干。我自己也觉得开心。这么多年来凭写算挣工分还是头一次，所以凡事都做得

非常认真。 

可是这个工作没干上三个月又发生了变故。生产队里一些人听说地主子弟在那里所做的事情是当干部

的轻松活，同时还有粮食补助，眼红了，便提出来，要把我兑换回来担泥巴。生产队长立即就安排另

一个人去了，那去的人到指挥部报到，说是要换我回去开河。办公室的人问他是什么文化程度，是否

能写会算。他回答只有小学文化。工地负责人告诉他说：“你来了也是担沙子抬石头，最好还是回

去。”去顶替我的那个人兴高采烈而来，只得扫兴而归。 

我在灌区一直干到完工。当我要回家时，灌区管理局的负责人委婉地对我说，“我们下面管理所其实

要招一个象你一样的人，只可惜你家庭出身不合符条件。”我听了这话那心里头真是有说不出的苦。 

＊  ＊  ＊  ＊  ＊ 

打倒刘少奇以后，举国上下都批判他的资本主义路线。大会小会的精神都是讲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想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农村里狠批他的三自一包、

四大自由。大队和生产队又重新了仗量社员的自留地，每人仅限三十平方米。实际上，三十平方米土

地实在太少，人要吃菜，猪也要吃菜。粮食少了还想种点红薯、栽些南瓜来补贴。这并不影响集体用

地，到处有的是荒山荒地。可那时候的队组干部执行上面的指示都是宁左勿右，对于打击所谓资本主

义那是干净又彻底。只要哪个人多栽一根南瓜藤、几根红薯秧子，都要组织全队社员一起去拔掉。社

员们看到自己栽的即将开花的南瓜，长到几尺长的红薯藤被活生生的拔出来丢掉实在心痛。其实，那

时候每家每户包括那些队组干部都需要靠这些副业来维持生活。但是，谁也不敢反对，否则搞资本主

义的帽子随时都会扣到头上，轻则写反省书，重则批判斗争还要罚款。 

那时候我家里养了一头小猪。小猪生了几次病，治好以后老是不长大，就把它卖了。刚卖了猪，队长

和会计立刻就到我家说要罚款。原因是没有养足三个月要算投机。我们问他们要罚多少钱。他们说按

上面的精神是要全部没收这卖猪所得的钱。我们跟队长好说歹说，要他们少罚一点，想留点钱再买一

头小猪养。最后那猪一共卖了三十八元钱，罚了一十九元了事。 

我们队上一户姓张的人家，主人是经常和我一起做事的。有一天他来请我帮他写个东西。到了他家以

后，他连连叹气，含着眼泪告诉我说，“儿子今年二十岁了，想为他娶个媳妇，家里又没钱。我一家

八口这两年以吃粥为主，省下几百斤粮食，偷偷卖了。结果被人告发，那些卖粮食所得的钱全部被没

收了，还要我写出反省书。我就是要请你帮我写这反省书。”我说，“这反省书要如何写呢？”他说，

“现在要我承认卖黑市粮食是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是违犯法律的。”我只得按他的意思写了。可

怜他丢钱受气，一时想不开，后来卧床几个月就死了。 

还有一户姓张的人家也是人多，难维持生活，买了一架板车早晚偷偷地去搞点运输，挣几块钱补贴生

活。结果板车经常被扣，还要罚工分。那时候只能出集体工，生产队每十分工产值不过三四角钱。人

均口粮五百来斤稻谷还要是好年成。一家人在劳动力足的一年能拿回口粮就不错了，没有什么钱进。

大部分人家年终决算都要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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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房子算是附近几个生产队最烂的一所草屋。是土改时政府分给我家的，土砖砌的墙壁那裂缝有

四五寸宽，随时就要塌似的。架在上面的屋檩子全部被白蚁吃空，弯了下来。铺在屋上面的一丛稻草

还望见天。每缝下雨，外面下大的，里面下小的。最怕的是刮大风。只要大风一来茅草满天飞，有几

次刮风连屋顶都掀翻了。大风过后要是当即下大雨，那屋内真是没有一处地方可以站人。只要见到快

起风时，一家人得赶快用绳子挂过屋顶，下面在树上拴牢，再担水泼在屋面那茅草上，才能保住少被

风吹烂些。 

那年月连肚子都填不饱哪能修房呢。大跃进那年，大队要我们的房子做养鸡场，我们只得搬出来，搬

到这里住一响，别的队上要房子又搬到那里住一响。围着大队搬了七八处地方，不是住猪栏屋便是住

牛栏屋。两年多以后，又搬回自己这个老屋，屋子更烂了，门板也没有了。家里全是些破烂东西，房

内什物除了几张木板子架的铺，铺上几床旧棉被和烂蚊帐，连坐的凳子也没有，更不要说书桌和衣柜

了。厨房里只有做饭吃的锅子碗筷。加上几把锄头、几担箢箕，便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农民穷，我们

是农民中最穷的那种人。 

自三查一清运动以后日子稍微太平了些。上面颁发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下面也重视抓农业生产了。

这么一来，农民的生活渐渐比以前好了些。我家也将烂屋子的那几扇要倒的墙壁重新用土砖砌好。烂

屋顶也把它掀掉，整理后重新盖上稻草。生活方面，肚子也能基本吃饱，晚上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